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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廠長話鋒一轉，突然說：「下邊我

要給大家提一個問題。我要問：究竟誰是工廠

的主人？對於這個問題，大家一定會說，工人

是工廠的主人！可我要問問在座的各位，這裡

有主人麼？什麼？對不對，這是煉鋼用的鋁餅

。店鋪，你們知道這些店舖是幹什麼的？

會場上，一個工人悄悄地對坐在身邊的萬

林說：「糟了，糟了，廠長發現了！」

廠長站在台子上，悲憤地說：「我們的希

望在哪裡？我們的出路在哪裡？！主人已經開

始不管家了。」廠長喘了口氣，接著說：「如

果他還有一點點尊嚴，如果他還認為他是主人

的話，我希望他能自己走上台來，站在我和孩

子的身邊…」

此刻，只見坐在台下椅子上的萬林先是默

默地低下頭去，然後又抬起頭來，他看了看坐

在不遠處的劉惠英，劉惠英也正默默地望著他

……倏爾，只見他慢慢地站起身來，一步一步

地往台上走去…

幾個工人連聲叫他：「萬林，別去，別去

…

當萬林走上過道的時候，坐在前排的那個

有點流氣的青工暗暗地扯了一下萬林的衣袖，

小聲說：「萬頭兒，你瘋了？快上廁所呀！上

廁所呀……」

可是，萬林卻仍是一步一步地走向台上。

整個會場一下子靜了，上萬名職工全都注視著

一步一步走上台去的萬林…

萬林上了主席台，默默地站在了孩子的身

邊，默默地對廠長說：「是我。」

廠長看了萬林一眼，不再理他了，竟把他

晾在了台子上。面對千萬雙眼睛，萬林的頭低

下去了……廠長望著台下的工人們大聲說：

「既然還有主人，那我就說一說主人們關心的

事情。我要公開地告訴大家，我們工廠已經連

續虧損了六個月，虧損額高達7700萬！ ！方案

已經出台了，核心就是八個字：'模擬市場，成

本否決'。把成本分攤到每一個崗位每一個職工

身上，成本將直接與工資、獎金、效益掛鉤

……我知道，對這個方案，許多人一時想不通

。徹底轉變觀念，從老的、計畫經濟的束縛中

解脫出來！同志們，北鋼的命運不是我一個廠

長能決定的，現在我把這個權利交給大家，既

然都是主人，那就要真正行使主人的職責。

二十
北鋼大會堂裡，會議已經散了。可主席台

上仍站著廠長，萬林和小寶…

廠長在默默地吸煙……面對空蕩蕩的會堂

，萬林仍一動不動地在那兒站著；只有小寶活

泛些，他一會兒看看這個，一會兒又看看那個

…

廠長看了萬林一眼，用嘲諷的口氣說：

「你怎麼不走啊？帶上你的'麵包'，還可以去換

頓飯麼。」

萬林不動。

廠長說：「就憑這一件事，我就可以開除

你。」

萬林立在那裡，一聲不吭。

廠長轉過臉去，重複說：「我可以開除你

。」

立時，小寶跑上去，拉住廠長的手說：

「別開除我二爸，我二爸是好人…」

廠長笑了，說：「看看，還有說情的…哼

，說說你的理由吧。」

萬林看了廠長一眼，又把頭低下去了…

接著，廠長扯著小寶，走到萬林跟前，拍

拍他的肩膀，放緩語氣說：「你能夠站出來，

敢站出來，這說明，你還是北鋼的工人，還有

鋼鐵工人的氣節，說明你是條硬漢子。 在你們

車間，偷鋁餅不是一天兩天了，你們車間主任

當工長的時候就發鋁餅，你們是當 '獎金 '發的

……我也知道，比這更嚴重的，在咱們廠，可

以說數不勝數，遍地都是。

萬林終於開口說：「我不認為我是主人。

再說，又有誰真正把工人當作主人了？主人有

自己的權利，工人有什麼權利？工人只有乾活

的權利！幹好了，是那麼多工資，幹不好，還

是那麼多工資，這叫主人麼？

廠長有點欣賞地望著萬林：「有道理…」

萬林看了廠長一眼，突然鼓足勇氣說：

「廠長，你還敢用我麼？你要是敢用我，我就

能把噸鋼1095的成本拿下來！」

廠長一怔，說：「你要真能拿下噸鋼成本

1095，我就敢用你！」

這時，天車女工劉惠英一頭聞進來，對廠

長說：「廠長，這事不怪他……」

廠長望著猛然闖進會堂，又突然站住的劉

惠英，笑了笑說：「嘿嘿，又來了一個…」

二十一
夜，總會計師辦公室。潘亞君坐在一台電

腦前，正在飛快地敲擊著，一串一串的數字出

現在電腦螢幕上…

這時，門輕輕地被推開了。天車女工劉惠

英探了探頭，小聲說：「潘大姊…」

潘亞君扭過臉來，一看是劉惠英，笑著說

：「是惠英啊。進來呀，有事麼？」

劉惠英說：「想跟你請教個問題。」

潘亞君說：「啥問題？你說。坐下吧，坐

下說…」

劉惠英說：「小是我…」

潘亞君說：「不是你？還有誰呀？」

劉惠英朝門外喊道：「哎，哎，進來呀。

」

只見萬林稍稍有點拘謹地從門外走了進來

，說：「潘總…」

潘亞君說：「喔？萬林。來，坐吧。」

劉惠英馬上說：「潘大姐，是萬林有事向

你請教，你們說吧……」說著，她扭身朝外走

去，走到門口時，她回頭對萬林說：「我在外

邊等你。

萬林說：「潘總，我想問，我們車間的目

標成本是怎麼算出來的？」

潘亞君說：「是噸鋼1095吧？」

萬林說：「是。這個數…」

潘亞君說：「過去咱們是計劃經濟，核算

成本都是從原材料的進價開始，這是'正算法'。

現在呢，咱們採取的是從產品的市場銷售價減

去目標利潤開始，按廠內工序逐步反向'倒推'，

這叫'倒推法'…你懂嗎？

萬林說：「明白。」

潘亞君說：「定噸鋼成本 1095是有科學根

據的。它是以國內先進水平和你們車間的歷史

最好水準為依據，對成本構成的各項指標進行

比較，再以原材料和出廠產品的市場價格為參

數，計算出來的最高限額…”

窗外，是一彎明月。

劉惠英在廠區林蔭道的樹下站著。

萬林走後，潘亞君仍在電腦鍵盤上敲擊…

這時，廠長推門走了進來。

潘亞君趕忙站起身，說：「廠長，有事嗎

？」

廠長望著潘亞君，沉默了一會兒，說：

“潘總，我今天接了個電話，有人願再給一千

萬……”?

潘亞君十分驚喜，說：「有這好事？」

廠長說：「不過，他還有個條件…」

潘亞君馬上說：「你不是說什麼條件都可

以答應麼？」

廠長搖了搖頭，說：「他要一個人。」

潘亞君說：「誰？」

廠長說：「你。」

潘亞君怔住了…

廠長說：「這人神通廣大，他是透過市裡

來要的。市長親自打電話，點名要你。我沒有

答應。雖然我們非常需要資金，但我沒答應

……潘總，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聽聽你的意見

？

潘亞君沉吟了一會兒，絞著兩手，默默地

說：「是南方信託投資公司吧？」

廠長嘆了口氣，說：「潘總，我欠著你的

帳哪。我沒能把你愛人要回來…對不起你呀！

如果你真想走…我，我放。」

潘亞君說：「廠長，你別說了。在這種時

候，我是不會走的…」

廠長說：「你再考慮考慮，我不勉強你…

」

潘亞君說：「是有這麼回事。那是我的一

個老同學，他說給我月薪一萬，可我拒絕了。

」

廠長望著她：“幹什麼都需要犧牲啊。我

們這一代，犧牲也就犧牲了，再讓你們

潘亞君說：「廠長，說實話，我不是怕錢

多了咬手，我也需要錢……可我，任總會計師

才剛剛三年，是你力排眾議、破格把我提起來

的…… …”

廠長擺擺手說：「不不，這是組織上的事

，不是哪個人決定的，你不要這樣想。」

潘亞君眼含著淚說：「再說，我爸他……

也不會瞑目的。我怎麼能……還有，你是看著

我長大的。小時候，我記得，每到發薪水的時

候，你就去給我們家送錢，月月都送。 ，你說

是廠工會發的救濟款。

廠長說：「過去的事，別再提了…你，不

後悔？」

潘亞君說：「我不後悔。」

廠長深情、親切地叫著她的小名，說：

「小亞，謝謝你對我的支持，謝謝。」

潘亞君又說：「廠長，你放心，我再去找

他，我一定把這筆資金再爭取過來。」

廠長搔了搔頭，說：「盡量。」

二十二
早晨，在廠設計院的樓前，站著一些“眼

鏡們”，他們是在等車……

這些都是要到法國引進先進設備的工程技

術人員。他們一共八個人，每人都很醒目地提

著一個大紙箱，紙箱的外邊都寫著兩個黑體字

：「文件」。

站在前邊的是北鋼總廠的總工程師兼設計

院院長廖漢秋… ?

這時，廠長帶領著幾個廠領導走過來送他

們行。廠長握著廖漢秋的手說：「老廖，還罵

我嗎？」

廖漢秋扶了扶眼鏡，很認真地說：「奇怪

，我什麼時候罵你了？」

廠長笑著說：「你該罵還罵……老廖啊，

我只有一個要求，多注意身體。藥帶了沒有？

」

廖漢秋說：「帶了。你放心吧。」

廠長依序跟這些要出國引進設備的知識分

子握手，他一邊握手一邊說：「拜託拜託…有

勞各位了…家裡有什麼事嗎…跟家裡說，有事

直接找我…」當他握到最後的時候，發現他們

一人提著一隻捆好的大紙箱，就笑著問：「這

是什麼？'文件'？什麼'文件'？」

眾人都不說。一個年輕些的工程師小聲說

：「是泡麵。」

廠長沉默了。雖然他臉上還帶著些許笑意，但

那笑意已有了些許苦澀。他說：「這是我這個

廠長無能啊！出國了，還讓你們一人背一箱泡

麵。」說著，他的臉就黑下來了，只見他跳起

身來，一把奪過一隻寫有「文件」字樣的紙箱

子，奮力地撕扯開箱子，「嘩拉」一下，把箱

子裡裝的泡麵全抖落在地上！

眾人全都傻了。

緊接著，廠長吼道：「幹嘛呀？！讓你們

出去幹什麼？是讓你們出去丟人的麼？人有人

格，國有國格呀！出了門，你們代表誰？代表

中國呀！要莊重，要氣派，頭要昂著！體面面

，這像什麼話？厲聲質問道：“潘總，出國的

費用沒有發給大家麼

在廠長發脾氣的時候，潘亞君匆匆走開了

。這時，她剛好提著兩隻高級旅行箱走回來。

潘亞君快步走上前來，解釋說：「發是發了。

可大家都說，廠裡目前有困難，想給廠裡省些

錢，說要集中使用，所以……」

眾人默然，手裡提著的那些寫有「文件」

字樣的箱子，一個個都落在了地上…

潘亞君蹲下來，把那些撒在地上的泡麵一

包一包地拾起來，裝進那隻高級旅行箱裡。眾

人也都默默地跟著裝。廖總的嘴唇抖動著，但

他一句話也沒說，只是眼濕了…

廠長背過臉去，久久不說一句話，等他轉

過臉時，廠長掉淚了。他說：「老廖，同志們

，對不起，我錯怪大家了。」說著，他鄭重地

後退兩步，雙手抱拳，高高舉起，激動地說：

「各位可都是咱北鋼的台柱子，出了門，還是

要吃好住好，可別總吃'文件'哪！

眾人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這時，一輛廂型車開了過來…

二十三
廠辦公大樓前，一群要帳的客戶簇擁著供

應處長姚春成，鬧鬧嚷嚷地朝辦公大樓擁來…

在一間大會議室裡，前來要帳的客戶全都

在會議室裡坐著…

廠辦秘書正在給客人們倒水，還在桌上擺

上了水果、香煙…

有人小聲說：「這又是唱的哪一出呀？」

有人說：「你沒看看，都停產了！」

有人說：「那不管他。反正是廠長紅口白

牙答應過的…」

會議室外邊，廠長低聲對供應處長姚春成

說：「都安排好了吧？」

姚春成小聲報告說：「要留下的廠家，都

私下談過了。不過…」

廠長擺了擺手，直向會議室走去。

在會議室裡，廠長對那些要帳的客戶說：

「各位都是給北鋼提供原料的廠方代表，多年

以來，你們都給北鋼了很大支持，對此我表示

感謝。目前呢，北鋼確實遇到了一些暫時的困

難，希望各位能夠理解。我要聲明的是，北鋼

並不缺這幾個錢。 ，是不會賴帳的。

這時，有人不客氣地打斷他說：「徐廠長

，你說了半天，到底啥時候給錢？」

有人馬上說：「是呀，拖了這麼久了…」

有人小聲說：「都停產了，還牛啥牛？！

」

廠長看了那人一眼，並不反駁他，仍繼續

說：「北鋼是講信義的。若是不願意與北鋼繼

續合作，北鋼表示理解。」說著，廠長的臉色

一變。扭頭對姚春成說：「你去把會計叫來！

」說著，又勾過頭，說：「如果有不願意與北

鋼繼續合作的，我馬上讓會計結清所欠的款項

，一分錢都不少你的！

眾人一下子怔住了，你看我，我看你，面

面相覷…

廠長又宣布說：「北鋼現在是停產整頓時

期。那就是說，從現在起，北鋼停止進料。至

於何時進料，進哪家的料，另行通知！」

這時，一個女會計員走了進來。廠長看了

她一眼，從衣兜裡掏出一支鋼筆，放在面前的

會議桌上，說：「有不願與北鋼繼續合作的，

有害怕北鋼賴帳的，請到前邊來，我現在就給

你簽字，咱們馬上結賬。

會議室裡，客戶們私下交頭接耳，小聲商議。

站起來圍到廠長身邊的只有寥寥幾個人…

這時，有個手拿「大哥大」的客戶站了起

來，他就是包銷耐火材料的個體商人馬經理。

他扭過身去，暗暗地瞪了供應處長一眼，扭頭

走出去了。

二十四
在一個豪華飯店的雅間裡，坐著供應處長

姚春成和那個包銷耐火材料的馬經理（就是那

手持「大哥大」的），在旁邊作陪的是那馬經

理的女祕書…

飯桌上擺放著十分豐盛的酒宴…

馬經理說：「姚處長，咱們交往也不是一

天半天了，你這就不夠意思了？」

姚處長好半天不說話，只默默地吸煙…

馬經理的女祕書說：「姚處長，不要太小

氣嘛。」

姚處長說：「馬經理，這次裁掉的也不是

你一家，六十多家哪。廠裡要實行『成本否決

』制度，往後是越卡越嚴了。以後供貨廠家要

由質檢、稽查、管理三個部門共同來定，我做

不了主啊！

馬經理說：「老姚，這可不行。我那批爐

磚怎麼辦？」

那個女祕書搖著姚處長的肩膀說：「你想

想辦法嘛…」

姚處長為難地嘆口氣說：「難哪。」

馬經理說：「老姚，別的我不管。這批爐

磚你必須給我收了。我可是從來都沒虧過你呀

！我他媽百十萬都押上了……」

姚處長搖搖頭，又搖搖頭。

馬經理看了女祕書一眼。女祕書站起身，

出去了。

馬經理端起酒杯，對姚春成說：「喝，喝

…」

姚春成也端起酒，說：「老馬，這些年，

我也算對得起你了，你賺了有這個數吧？」說

著，他伸出一隻巴掌，來回翻了翻。

馬經理眨了眨眼：「哪有那麼多！不過，

你夠意思，我也夠意思。」

這時，女祕書拎著一隻小公事箱走進來。

她把公事箱往餐桌旁一放，剛要說什麼，馬經

理立刻說：「打開。」

女祕書「啪」地一下，把公事箱打開了，

裡邊放的是一摞一摞的錢…

姚處長瞥了一眼，說：「這是做什麼？這

是做什麼？老馬，你要這樣，我走了！」說著

，就欲起身。

馬經理一把按住他，說：「咱哥們，你還

裝啥裝？這是五萬，你先收住。那批爐磚你也

得給我收了，我不管你用啥法兒，反正得收了

。

姚處長坐住那裡，有點不好意思地說：

「不是裝，是確實不好辦哪！」

馬經理說：「要好辦，我找你乾啥？」說

著，他把公事箱「啪」的一蓋，又說：「這年

頭，你還廉政哩？」

姚處長想了想，說：「可就這一次了。下

不為例啊！」

馬經理看他答應了，忙說：「好好。喝酒

，喝酒。」

姚處長又說：「貨我想法讓人收下。就明

天一天時間，你抓緊時間，過了明天，天王老

子也給你辦不成了！」

馬經理馬上說：「我這就去安排。」說著

，他對女祕書使了個眼色，說：「小吳，你陪

陪姚處長，讓他喝好，玩好。」說著，他快步

走了出去。

二十五
省城，在一個極為豪華的「卡拉OK」包廂

裡，同樣是一個公文箱打開了，裡邊赫然地放

著一疊一疊的人民幣…

包廂裡坐著兩個人，一個是北鋼的總會計

師潘亞君，一個是她的老同學，南方信託投資

公司總經理陳西銘。

潘亞君看了看那個公文箱，問：「老同學

，這是什麼意思？」

陳西銘說：「這就叫生意。這是十萬塊，

給你的。」

潘亞君用譏諷的語氣說：「給我的？一次

就給我十萬，你好大方啊！」

陳西銘說：「生意歸生意，友情歸友情。

在生意場上，我是寸步不讓的，這你也知道。

現在合約已經簽了，按生意場上的規矩，這錢

就歸你了，這是給你的回扣。

潘亞君說：「回扣？」

陳西銘很老練地說：“你放心。這筆錢尾

特別開支，賬面上不會有任何顯示。另外，這

裡也沒有第三者在場，可以說，天知地知，你

知我知……”

潘亞君笑了笑，說：「滴水不漏？」

陳西銘說：「可以說是。天衣無縫，放心

吧。」

潘亞君默默地說：「拿回去吧！」

陳西銘說：「你…你不要？」

潘亞君說：「我如果接下這錢，我成什麼

了？」

陳西銘說：「我走遍大江南北，還沒見過

不要回扣的。這是你應得的嘛！」

潘業君說：「我說過，我不是不喜歡錢。

我只是想有一雙乾乾淨淨的手……」

陳西銘看看她，再看看她，說：「我聽說

你的老母親在病床上躺了七年了？」

潘亞君說：「是。」

陳西銘說：「你其實很需要錢。」

潘亞君說：「是。」

陳西銘說：「那，那我就不明白了，亞君

，你為什麼這麼固執呢？你以為這錢髒麼？」

潘亞君說：「不。是拿錢的手髒。」

接著，潘亞君又說：「西銘，收起來吧。我很

看重我的職務，這個總會計師的職務我還想幹

下去呢……」

此刻，隔壁的包廂傳來了《血染的風采》

的歌聲…潘亞君側耳傾聽…

陳西銘說：「亞君，別傻了。我認為，世

間有兩種東西是必不可少的，一個是錢，一個

是權。其它都是空的……」

潘亞君說：「我也認為，世間有一種東西

是金錢和權力買不到的，那就是人格。」

陳西銘看著潘亞君，好久才說：“亞君，

其實，我是很喜歡你的，在大學的時候

潘亞君打斷他，說：「你不要再說了，人

各有志。陳總，我是代表北鋼總廠的，請你注

意這一點。」說著，她站起身來，走了出去。

陳西銘坐在那裡，愣了一會兒，「啪」一

下把那公文箱台上，說：「幹！還真有不喜歡

錢的？！」

二十六
下雨了，傾盆大雨…

學校門口，一片雨傘，傘像雨中花一樣，

一叢一叢的在雨中開著，那些人都是來接孩子

的家長。

雨中的馬路上，有兩把雨傘慢慢走到了一

起，那是萬林和劉惠英。

劉惠英看著萬林，萬林看著劉惠英。劉惠

英說：「給廠長說了？」

萬林說：「說了。」

劉惠英說：「都說了？」

萬林說：「都說了。」

劉惠英說：「廠長怎麼說？」

萬林說：「廠長說，我可以競選車間主任

…」

劉惠英說：「太好了。你過去總說你行，

現在機會來了。」

萬林說：「可我心裡…」

劉惠英說：「怎麼了？你『夜大』都畢業

了，還怕什麼？」

萬林說：「如果我幹，定崗定編的時候…

那，黃頭就不能再留下來了。」

劉惠英一怔，問：「為什麼？」

萬林說：「他人太倔，太古板，對一些新

的東西……可我又怕他受不了。我也很矛盾哪

。黃頭是我的師傅，我又是他一手帶出來的

…… 」

劉惠英說：「不能留下麼？」

【小說】燃燒的夏天 6之4 李佩甫


